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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微亮，茂密的山
林中，数十只“黑冠猿”快
乐地甩着长臂鱼贯而出，
徜徉于鸟叫虫鸣之中尽享
天伦。突然，刺耳的伐木
声打破宁静，暴雨倾盆让

“它们”无处藏身。看着同
伴在人类的野蛮行径中含
恨死去，“它们”怒目圆睁
几欲痛杀敌人，可势单力
薄只能绝望相拥，祈求上
天赐予“它们”最后一条生
路……

掌声雷动中，台上演
员气喘吁吁、泪流满面，而
放眼望去，台下观众也已
是自发起立、热泪盈眶。
人们不敢相信，内心翻涌
的情感竟是由二十几个舞
蹈专业基础基本为零的大
学生所激发。

缘起
对黑冠猿充满怜惜

这样难以置信的心
情，在记者见到这群走下
舞台、卸下妆容的“猿儿”
时更为强烈，禁不住脱口
而出：“你们……真的是舞
蹈演员吗？”

几人一通大笑之后，
性格耿直的海南大学艺术
团团长、《最后的黑冠猿》
主创周琳琳开了口：“你也
觉得不像吧？说实话，第
一次把演员招齐让他们排
好队时，我的眼睛都看直
了——高矮胖瘦啥样儿都
有。仔细一问头更大了
——最高的一米九几，最
矮的一米五几，来自3个
年级、13个学院、29个专
业……我心里想，这可咋
整啊！”

“我刚开始不敢报名，
是听说招来的人都没有舞
蹈基础，身材还‘参差不
齐’，才敢‘混’进来的。”

“猿儿”刘明的补充又引发
一通默契的大笑，大家开
始敞开心扉：“那我也说句
实话，周老师第一次示范
动作，我也眼睛都看直了
——手那么吊着，脖子那
么垮着，走起路来一摇一
摆特别滑稽。”“我感觉自
己‘被骗了’，还以为舞蹈
动作都是特别修长、特别
美的。”

其实，师出芭蕾专

在日前举办的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海南大学原创舞蹈《最后的黑
冠猿》荣获艺术表演类舞蹈（非专业组）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

五百个日夜，结不解之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业、创作经验丰富的周琳琳也鲜少
接触这样的舞蹈。这位来自东北
的女孩被海南迤逦的热带风光吸
引，曾经编排了大量以大海、椰树、
南渡江、黎家女等元素为基础的舞
蹈，其中不乏舒展柔软、曲线动人
的舞蹈动作，每每登台必定收获一
片掌声。

为什么将目光投向海南黑冠长
臂猿，周琳琳只能用“推不掉的缘分”
来解释。原来，在2013年3月赴霸王
岭自然保护区采风时，她就曾听当地
老人说起，其年幼时常闻海南黑冠长
臂猿在林间啸叫而过，到如今已难觅
踪迹。返回学校后，她又无意间看到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相关纪录片，进一
步了解到海南黑冠长臂猿数量锐减
的残酷现实，为创作《最后的黑冠猿》
埋下了伏笔。

更为巧合的是，在她着手创作并
编排这支舞蹈时，博鳌亚洲论坛2014
年年会在琼海召开，参会嘉宾、中国
灵长类动物研究专家龙勇诚受邀到
海南大学讲座，主题竟然就是如何保
护濒临灭绝的海南黑冠长臂猿。

“龙教授听了我的创作意图特别
激动，说这么多年致力于灵长类动物
研究，还没有见过以艺术手法呼吁人
们保护黑冠猿的。他和我一样，相信
艺术能够触及人类的灵魂。”与龙勇
诚的交流也让周琳琳如获至宝，当她
得知海南黑冠长臂猿极为聪明又极
为感性，会不惜离散兵分几路诱敌迷
失，也会在失去亲人时围成一圈哀悼
流泪迟迟不走时，对这种充满灵气的

动物更添一份怜惜，“可以说，在我最
需要创作灵感和理论支撑的时候，龙
教授出现了。这一路走来不是缘分
是什么？”

惜缘
人生最难忘的经历

懂得“惜缘”，让周琳琳有勇气带
着“猿儿”们一往直前。由于不是舞
蹈专业学生，“猿儿”们只能利用课余
时间参加排练。自2013年11月起，
只要在校，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中午不
在被称作“海大花果山”的排练厅度
过。

人类行走时身体挺拔、双手下
垂，而海南黑冠长臂猿行走时重心下
坠，双手大多攀抓在树上，哪怕只是
这样最为基本的动作，想要适应也极
为不易，更别说区分海南黑冠长臂猿
与猴子、猩猩等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细
微不同。所以，“猿儿”们每天练得
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都能拧出水
来。

“猿儿”李沁玥笑称，每到临近上
课大家才舍得离开“花果山”，但走在
路上要用书包挡住汗湿的下身，“怕
被别人以为我们尿裤子”，到了教室
也只敢坐在角落避免汗臭熏了同学，

“周围没有人气儿，风一吹浑身又湿
又冷”。

可是，总是躲着人走、躲着人坐
的“猿儿”们并不孤独。在“花果山”
里，他们给那些曾经抗拒的动作起名

“手抓饼”、“盖浇饭”，然后笑作一团；
他们动情演绎海南黑冠长臂猿祈求
生路的片段，然后抱头痛哭；他们拿
起针线剪子给演出服装“剃毛”又“粘
毛”，相视几眼，浑身粘着绒毛的他们
就果真如猿猴一般抱着打起滚来
……

一次，周琳琳出差数日后回到海
南，马不停蹄地赶到“花果山”检查训
练进度。原以为来了看一遍就可皆
大欢喜解散回家的她，却发现“猿儿”
们只顾四下练习却迟迟不愿开始。

“后来，音乐一起，他们从幕布后面出
来，我才明白他们的用心，只看了一
眼就哭了。”其实并没有更多惊喜，只
是她再清楚不过，那全情投入的演绎
是她的“猿儿”们能够给她的最好的
礼物。

刘明本不善言辞，回忆此事却也
分外动情：“就像是心里面住着一个
人，一个最不愿意辜负的人。”平日里
也是这样，若是有“猿儿”自知跳得不
好、拖了后腿，就会难受得一个人偷
偷跑到外面哭，劝也劝不停。

这不是“猿儿”们给周琳琳唯一
的惊喜。在比赛临近的某一天，忙着
准备舞美和灯光的她刚一走进几日
没来的“花果山”就惊呆了——地上
铺着一排整齐的被褥，两边是行李箱
和拖鞋、毛巾等物什。一问才知，每
晚“猿儿”们从舞台彩排下来还会“偷
偷跑回‘花果山’开小灶”，常常不小
心就错过宿舍门禁时间，干脆请了假
拖着被褥、枕头和日用品，在“花果
山”安了家。

续缘
打造精品环保舞剧

今年大年初六，获得全
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参赛资格的“猿儿”们从全
国各地齐聚天津备战。

李沁玥在日记里这样
写道：“有一种被称作‘热
情’的东西实在奇怪，因为
它，我们绕着天津大学的湖
泊长跑热身；因为它，我们
穿着短袖满头大汗迎接着
接近0点的温度；因为它，我
们一边哈着白气一边在室
外练习集体动作……”

从排练厅到住宿的地方
仅有两条街之遥，可其中的
15盏路灯却被他们数过无数
次。那些夜晚，刚从排练厅
走出来的他们还要求自己在
每盏灯下做足4遍动作，“疯
狂的我们让20分钟的路程
延长到一个多小时，不停地
抡手，踮脚，弯腰，呼吸……”

比赛当晚，其他代表队
的队员看着他们发出嗤笑
——浑身披着黄的黑的绒
毛，脸蛋被油彩画得“跟鬼
一样”，登台前最后的准备
动作也很是滑稽。可是，一
曲舞毕，所有的嘲笑变成掌
声，更有观众跑到面前：“真
受不了啊，我哭得脖子都被
眼泪糊黏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猿
儿”张心瑶等人身上成片的
大块淤青仍然清晰可见，那
是《最后的黑冠猿》给不具
备专业基础而不懂得防护
技巧的他们留下的痕迹。
但是，伤痛终将过去，等待
他们的是更多的荣誉和使
命——

4月 1日，载誉归来在
海大汇报演出，海南大学校
友提出设立海南黑冠长臂
猿保护基金会，让更多人投
身于海南黑冠长臂猿保护
事业。周琳琳也开始计划，
将《最后的黑冠猿》从舞蹈
充实为舞剧，因为她知道，
只有舞剧才能实现巡演，只
有巡演才能让海南黑冠长
臂猿走进更多人的心。

“我只是难过自己已经
大三，否则我真的很想同兄
弟姐妹们走得更长更远，走
到霸王岭自然保护区亲眼见
一见早就住在我们心里的黑
冠猿。”说着，刘明将眼光投
向一旁的“猿儿”师妹刘瑞
琪、李沁玥，“你们，请为海南

黑冠长臂猿坚持下去。”

演员们累得睡倒在排练场地 演员们在天津大学排练 演员们亲手改制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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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黑冠猿》演出剧照


